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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虎年比它
应该来到的时日，早到
了整整一个月。它是在
不 少 国 人 急 切 的 期 盼
下、满怀的希冀里、寄
予的厚望中，匆匆奔出
深林下山来的。

12 月 31 日 ， 阳 历
2021 年 最 后 一 天 的 晚
上，打开微信，各地的
好友、朋友圈里、加入
的群里，此起彼伏、陆
陆续续地就开始有朋友
发文字、晒图片，抒发
辞 旧 迎 新 的 感 怀 与 祝
福，大家仿佛急于作别
2021 年 天 边 的 阴 霾 ，
拥抱新一年的吉祥。

我是百感交集的。
因 为 ， 2021 年 ， 我 才
刚刚抓住了个年尾巴，
还没来得及把这一年虚
度的光阴填补丰满，哧
溜，这一年便滑走了！
看着那些笔健文丰的文
友，骄傲地晒出一年发
表五六十篇文章的丰硕
成果，我望尘莫及，唯
有 愧 疚 的 份 、 扼 腕 的
份！

这场持续到元旦前半天的
迎新祝福，不少人晒出的便是
虎的形象，有卡通的萌气可爱
的虎，有惟妙惟肖如真的虎，
甚至有朋友发的是老虎威风凛
凛下山的视频，盼望虎年早临
的急切，由此可见一斑。

为什么大家会在阳历新年
之际，就喊出了虎年，晒出了
虎照呢？我心下明白，并非这
些朋友不晓得阳历新年与阴历
大年的区别，并非不晓得子鼠
丑牛寅虎卯兔等十二生肖是与
阴历年匹配的，而非阳历年。
大家之所以这么急切地呼唤虎
年，让老虎下山，是源于心中
的祈祷与期盼啊！祈祷期盼什
么 ？ 祈 祷 期 盼 一 声 虎 啸 震 山
冈、威风凛凛、威震八方的猛
虎出山，灭瘟除疫，让毒株不
断变种升级的新冠肺炎疫情早
日销声匿迹、远离人间！就像
去年，2021 年的元旦，人们急
切地冠以“牛年”，希望牛气冲
天，一扫新冠肺炎疫情之妖孽
一样！

我 深 深 地 理 解 人 们 的 心
情。毕竟，这场从猪年末爆发
的疫情，已经持续两年多了！
疫情，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生
活。尽管，人们已经走出了疫
情最初的那种恐慌、焦虑，但
疫情阴霾不散，人们的心情纵

是 从 容 ， 能 从 容 几
许 ？ 纵 是 淡 定 ， 又
能 淡 定 几 分 ？ 实 事
求 是 地 讲 ， 国 内 疫
情 防 控 已 经 做 得 足
够 好 ， 相 当 了 不
起 ！ 但 是 ， 疫 情 容
不 得 丝 毫 疏 忽 大
意 ， 特 别 是 防 不 胜
防的变异毒株。

为 防 止 疫 情 扩
散 ， 西 安 上 月 22
日 ， 毅 然 决 然 宣 布
封 城 ！ 从 23 日 零 时
起 ， 全 西 安 小 区 、
单 位 实 行 封 闭 式 管
理 ， 非 生 活 必 须 场
所 全 部 停 业 ， 一 座
1300 多 万 人 口 的 偌
大 城 市 按 下 了 暂 停
键 。 这 就 是 中 国 城
市的担当！

西 望 长 安 盼
“常”安，举国人民
皆 祈 祷 。 在 西 安 、
在 陕 西 的 不 少 淮 姓
宗 亲 ， 不 顾 个 人 安
危 ， 踊 跃 加 入 防 控
志 愿 者 队 伍 中 来 ，
奔 忙 在 疫 情 防 控 的
前 沿 ， 我 打 心 底 里
为他们点赞和骄傲！

元旦晚上，志愿者淮金涛
给我发来微信：“叔叔，可不
可 以 请 您 录 一 段 10 秒 钟 左 右
的 祝 福 一 线 抗 疫 人 员 的 小 视
频，前线太需要鼓励了！因为
您的工作职位原因，您看您方
便吗？”

看到这条微信，我想都没
想，当即就放下正在修理的水
龙头，在妻子的帮助下，录好
了短视频，特意给妻子也录了
一段，立即发给淮金涛，为他
们鼓劲加油。

是啊，地处晋秦豫三省交
界地带的运城，与古都西安隔
黄河而相望，不仅地理位置上
相连，而且人相亲心相近啊！
西安封城，极大减轻了与西安
人员往来密切的运城的防控压
力，减轻了山西的防控压力，
减轻了全国的防控压力！运城
感谢西安，山西感谢西安，全
国感谢西安！西安，加油！加
油，西安！

1 月 6 日，看到西安疫情防
控初步实现社会面基本清零，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已从 175 例
的 峰 值 下 降 到 1 月 5 日 的 63
例，心里欣慰了许多，轻松了
许多！

衷心祝福西安！
衷 心 祝 福 我 们 伟 大 的 祖

国 ： 山 河 无 恙 ， 虎 年 虎 虎 生
威，国泰家祥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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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涧水贯穿整个山间坡底，一
路蹦蹦跳跳，一路清澈见底，一路潺潺
不息地流向远方，沿途灌溉周边十里八
村近万亩良田，宽广而肥沃的土地供养
着涧水边的人们世世代代休养生息。

丰饶的涧水孕育着故乡厚重的农耕
文 化 ， 见 证 了 涧 边 百 姓 生 活 的 兴 衰 交
替、荣辱成败。如果说吕梁山是这里的
一道天然屏障，那么涧水就是镶嵌在这
片土地上的璀璨明珠。涧水日夜奔流，
永不停息，行云流水，平缓兼程，像父
亲坚强的身躯呵护着一方百姓，如母亲
甘甜的乳汁滋养着一方水土。祖祖辈辈
的涧边人以涧水为荣，视涧水如命，把
他们勤劳睿智、无私奉献的精神和热情
好客、淳朴善良的个性演绎得淋漓尽致。

日头刚醒，在山坳伸一下头，听到
涧水在吟唱。涧水唱醒了村子里的鸡鸣
犬吠，涧水唱醒了屋顶上的袅袅炊烟，
涧水唱醒了下地劳作的村民。父亲拉着
犁耙，牵着老黄牛走在乡间小路上。天
蓝 得 一 尘 不 染 ， 一 眼 望 不 到 头 的 田 地
里，父亲右手扶犁，左手持鞭，一声声
吆喝着“呾、呾起、咧咧”，牛儿深一脚
浅一脚地在黄土里走着，任凭长鞭在身
上抽打。地犁了一遍又一遍，牛和犁铧
穿过田埂，穿过浓烈如酒的阳光，将小
麦 、 玉 米 、 谷 豆 等 春 种 秋 收 ， 年 复 一
年。牛和父辈们如出一辙，常常披星戴
月，辛勤劳作。牛累得精疲力尽，吃一
口青草，看一眼父亲，沉思半天不语。

鸟 儿 鸣 在 山 涧 里 ， 风 儿 响 在 枝 叶
上，月儿挂在树梢间，惊醒了山涧缓缓
的 溪 流 ， 鱼 儿 在 皎 洁 的 月 光 下 谈 情 说
爱，无拘无束地游来摆去。螃蟹挥动着
蟹螯在水里横行霸道，守护着自己的神
圣领地。一只多情的蛤蟆听伙伴们讲了
天鹅和癞蛤蟆的爱情故事后，心想我也

要像族人一样不计前嫌，敢爱敢做，历
练百年，此去瑶池求灵药，愿以贱命换
得生，跪求王母三十载，得一金丹堪续
魂。它痴情地等着那只美丽动人的天鹅
受伤后跌落在自己面前。

小时候，站在碌碡上，嚎一嗓子，牛儿
醒了，再吼一声，涧水也醒了。我赶着老
黄牛跟着小牛犊，一蹦一跳地去涧水边放
牛。牛脖子上的咕咚铃，叮咚叮咚摇响了
整个山涧和村庄。一群群山羊抬头仰望，
一排排大雁低头沉迷，一株株草木心花怒
放，一个个牧童翘首以盼——瞧，我家的
牛儿过来了。

涧路在月光下清瘦，涧水在家门口流
淌。曾经贫瘠的那个年代，人们喝的是涧
水，吃的是靠涧水浇灌生长的庄稼。天蒙
蒙亮，父亲就去水池里挑水。水池是村民
从后涧修挖引下来的水，流进村口修建的
大水坑里，可供全村人吃用。有时去晚
了，不是没水就是水浑浊不清，担水的人
多了还要排好长的队，等呀等。特别是逢
年过节，父亲为抢挑第一桶水，晚上不睡
觉等到鸡叫头遍就去挑。听父辈们说过，
有一年天特别旱，一连几个月都不下一滴
雨，眼看着地里的庄稼都旱得“冒烟”了，
人们都为抢涧水浇地争吵不休。涧东村
和涧西村的人商量好轮流用涧水，一个村
子浇一天地。天旱呀，涧东村的老李天麻
麻亮就去接水，涧西村的张三想把浇了一

半的地浇完，好话给老李说了一箩筐，就
差跪地磕头了，可老李却不依不饶还是要
接水，嘴里还骂骂咧咧的。一个拿铁锹挖
水渠，一个拿块木板堵水，一来二去，俩人
就打起来了。张三气不过把老李腿打骨
折，脸还破了相。开始是两个家族打，后
来竟然闹到两个村子大打出手，结果村民
两败俱伤，凡是参与打架者全部挂了彩。
那时，人们是穷怕了，饿怕了，以至于为浇
地伤人伤己，其后果不敢想象。如今，国
家政策好，政府拨款修建水库，还打了几
口深井，村民再也不愁天旱浇地了，百姓
安居乐业，过上了小康生活。

春天正是百花齐放的季节，漫山遍野
的奇花异卉叫不上名字，一株紧挨一株开
出形态各异的花朵。外地来的养蜂人感
叹着如诗如画的美景，选择稍宽的涧边空
地摆放好蜂箱，然后打开蜂箱的小门，蜜
蜂自由自在地飞出觅食。蜂和人一样也
需要阳光和花朵的滋润。养蜂人的生活
平凡而简单，幸福且快乐。人和蜂如期享
受春天的韵味，忙碌且愉悦，养蜂人欣赏
着一排排蜂箱，感受着诗一般的春阳。他
每天的工作就是优雅从容地在蜂箱之间
来回踱步，和蜂王亲切交谈。一只忠诚善
解人意的黄狗，跟在主人身后，睁着一双
迷惑猜不透心思的眼睛四处张望，连一只
蚊虫也不会放过，生怕伤到主人。蜜蜂在
寂静中欢快地飞舞，蜂箱中溢出一股甜蜜

的味道。养蜂人头戴防蜂帽，小心翼翼地
打开蜂箱的盖子，拿出蜂巢放在准备好的
大铁桶架上，摇倒出蜂巢里的蜜，欣慰地
望着一罐罐纯天然野花蜜，笑了。养蜂人
深情地感悟到春天像一首动听的歌，他则
是一个放牧春天的人。

月亮落在涧水边的白杨树上，惊醒了
树叶，哗哗作响。信步在小树林，突然一
丝清凉带着悲欢和喜悦落下，那是上天赐
予的甘露。夏天的夜晚，林间灯光闪烁，
好似满天繁星点点。这里到处是抓蝉牛
的少年，蝉牛可是我们小时候舌尖上的美
味，油炸煎炒，香气四溢，在那个年代真是
天赐的肉食。在林间漫步，夏天阳光满
枝，秋天红叶如五彩斑斓的地毯一样覆
盖。望远处是风景，看近处是山村。寂寥
一地无人扫，串串珠玑挂紫藤。

家乡对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涧水就
是一首诗情画意的诗，写满厚重的人文历
史。秋被硕果摘取，枫叶摇曳着倩影，轻
轻地飘落。绕过涧水，站在屋顶，望雁在
天空中书写“一”和“人”，那神韵、那气派、
那场景，一个字，爽。

在这片神奇的地方，涧水边的人们靠
山吃山靠水吃水颐养生息，用自己勤劳智
慧的双手创建着幸福家园，创造着精神财
富。涧水流经区域，山奇峰险，林密景幽，
曾有唐王李世民神驹双蹄刨泉典故，明朝
皇帝朱元璋出家寺庙、千年古槐松柏、红
军东征遗迹等人文景观，供人探寻游览；
山间有柴胡、苍术等名贵药材 30 余种，褐
马鸡、野猪等珍禽十几种，石英石、磷灰石
等矿产十多种，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极具
种植养殖生态旅游开发之潜力。

涧水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恰似一
条玉丝带悬挂在山间坡底。山绿得像染
过 一 样 ， 风 柔 得 像 奶 奶 唱 的 摇 篮 曲 一
样，涧水像一曲永远都唱不完的歌。

情满涧水边
■刘红娟

我的家乡在万泉乡北里村。前不
久，村里实施美丽乡村建设工程，我家老
宅因常年无人居住，断壁残垣外露，有碍
观瞻，村里让先行整理拆除。我远在西
安，堂兄发来老宅照片，昔日热闹的院落
如今蒿草丛生、斑斑驳驳，一副日薄西
山、苟延残喘的样子，在风雨飘摇中默默
地任由发落，心里顿时充满了莫名的忧
伤。

老宅是一座再普通不过的农户民
宅，院落虽小，但布局完整，门楼、影壁、
厢房、灶屋、水房、牛舍一应俱全。正房
坐北朝南，土墙、椽木、砖瓦结构，是晋南
地区典型的一明两暗单面坡结构（中间
一间明的称为堂屋，左右两间暗的房间
为卧室，这对称的房屋结构就是一明二
暗。单面坡是屋顶只有一面坡，俗称“一
坡水”），是曾祖父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
期持家时创建。至父辈这代，兄弟四人，
长子长孙的伯父，便理所当然地继承了
祖业。西厢房是伯父拆掉原来的厢房原
地重建的。东厢房拆除后改建成了牛
院。门楼是堂兄结婚时盖的，门楼盖好
了，却没装新门，农户人，日子总是紧，到
底都没装上一副像模像样的梢门，装的
是邻家拆下来的旧门，用铁丝把一根木
杠固定在门框上，凭着木杠的拉力，门轴
才能固定，门才能开关，就这样一直将就
着。而今，伯父已经故去二十年了，梢门
还是那时的梢门。

老宅坐落在村子中心，距村舞台仅
几十米，面朝巷道，又是巷口第一家，算
是村中最繁华的地方了。记忆中的老
宅，大门总是敞着，茶余饭后，人们总是

不约而同地聚集在这里。特别是夏夜，
男女老少，或倚墙圪蹴着，或席地盘腿而
坐，或蹲或站，道古论今，谈天说地，家长
里短，随心所欲地诉说着他们或别人的
故事。

老宅是我家百年风雨变迁的历史见
证。对于她，我是充满深情的，我家祖辈
五代几十口人曾在这里劳作生活，繁衍
生息。这里有动荡年月里先辈患难与共、
艰苦创业的足迹；有父辈兄弟妯娌同搅
一锅粥的酸甜苦乐；有堂兄姊妹们孩提
嬉戏的欢乐；有大家族人同呼吸、共命运
的悲欢离合。如今，我们都已走出老宅，
有的在县城安家，有的在都市落户，有的
在别处易地建起了新式洋楼，而老宅却
极像一位忍辱负重的长者，为培养子孙
成人，使出浑身解数，历尽千辛万苦，终
于完成使命，任凭雨打风吹，兀自岿然屹
立，虽然孤寂落魄，正气、傲骨仍存，见证
着美丽乡村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

物质上的富足容易消磨人的意志，
而老宅留给我们的却是一种精神，一种
在充满荆棘的人生道路上始终保持坚忍
不屈、勇于抗争、踏平坎坷、负重前行的
奋斗精神。这也正是我们子孙后代需要
永远传承的一种精神。

树高万丈，叶落归根，老宅是根祖之
地，我们在这里落地生根、发芽抽穗；老
宅是童年乐土，我们在这里蹒跚学步、咿
呀学语；老宅是精神故里，我们在这里珍
藏回忆、安放灵魂。老宅没有了，但这份
眷恋、这份情感、这种精神作为一笔宝贵
的无形遗产将永远地植根于我们心灵深
处，永久地传承于后世。

老 宅 情 结
■丁一勤

退休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结
束 ， 是 另 一 种 生 活 的 开 始 。
2020 年 3 月，我正式办理了退
休手续，终于放下了肩上的担
子，感觉满足，感觉如意，感
觉幸福。

夕 阳 无 限 好 ， 珍 惜 黄 昏
时。退休后，我们成了时间的
富有者，就要在黄昏时活出好
心情，活出好心态，活出精气
神，所以每个人都应在广泛的
生活兴趣中追求快乐。我把写
作定位为自己最快乐的事，愿
意把自己阅读中得到的肤浅的
感受用笨拙的手泻于笔端，一
来打发时间，二来寻找快乐。

我没有上过正规学校，学
识太浅，见识太短，无法挥笔
成 篇 ， 越 是 写 不 好 ， 就 越 想
写，抒发感情，表露喜悦，在
缓解忧愁的同时不知不觉中得
到精神上的收益，并逐渐有了
瘾。一次想写母亲的心愿，把
打好的草稿和笔记本拿上，开
车专门去太宁村找到老同学南
回荣寻求点拨。说明来意后，
老南高人高手，三下五除二就
把我的文字整理成四段推荐给
后稷文苑薛前发老师，很快在
文 苑 平 台 推 出 。 首 次 有 了 作
品 ， 心 里 不 知 有 多 高 兴 ， 之
后，我又把 《母亲的心愿》 重
新整理，县文联主席郑天虎指
导 修 改 后 ， 发 表 在 《运 城 日
报》。接着我又连续写了 《我家
老院的红薯窖》《难忘那年味》

《我 的 挚 友 李 岳 云》《赞 美 母
亲》《优秀名额悬空了》《抗洪
赞》《战疫情》 等。写作这些文
章时，应真心感谢安新明、郑
天虎、崔泽庆、彭荣瓜、薛前
发几位老师。每次我都是把初
稿写好，发到他们微信上。他
们几位稷山文学界的精英，也
是我写作路上的恩师，他们降

低门槛收我为徒，修改文字不
厌其烦，随到随改……

一 件 件 ， 一 宗 宗 ， 一 份
份，让我这个文苑新兵“初生
牛犊不怕虎”，越发爱上写作。
回首刚过去不久的 2021 年，我
借助“后稷文苑”公众号，为
自己写下了圆满的句号。回望
2021 年我参与或关注的新媒体
平 台 ， 总 有 一 些 佳 文 让 人 难
忘，总有一些画面让人动容，
总有一些身影自带光芒。

两年多来，我每天六点准
时 起 床 ， 阅 读 欣 赏 三 大 平 台

（后稷文苑、夕阳红、枣花报）
所 有 文 章 并 点 评 成 了 我 的 必
修课。早上读、中午想、晚上
思，并且要写收获和感受。

两年来，我通过三大平台
认 识 了 许 多 文 学 圈 的 名 家 名
人，结识了许多同事和朋友，
他们给我的退休生活增添了无
限的快乐。

两年来，三大平台让我增
长了本领，丰富了知识，提高
了写作水平及能力。

两年来，三大平台让我了
解到不少稷山新闻，特别是郑
天虎写的关于稷山抗洪救灾的
万字文学报告，在全省影响很
大；李玉堂的千字抗疫报道，
让历史为稷山作证。

两年来，三大平台为弘扬
后稷文化、宣传稷山四宝、推
动稷山发展都作出了不小的贡
献。

三大平台给我的写作带来
了 快 乐 ， 快 乐 给 我 带 来 了 健
康，健康给我带来了幸福，幸
福 使 人 长 寿 。 现 在 我 退 下 来
了，有了大把的时间，有了更
多的空闲，去思考，去交流，
去进步，愿今后的写作之路越
走越宽，写出喜闻乐见的好文
章，为美好稷山唱好赞歌！

写作带给我快乐
■赵永刚

村子太小，让人烦恼。
出省好说，问是哪里人？说山西即可。

在临汾工作时，说是南县的或是万荣的。
调回运城，满大街都是万荣人。碰到万荣
老乡，总是热情地问你是哪个村的，这便
让我尴尬了。说村名吧，十有八九都不知
道。后来我学聪明了，再有人问，我说离高
村不远。高村是个大村，又是乡政府所在
地，万荣人没有不知道的。

但是前几天就遇到一件尴尬事。我参
加一个饭局，在座的万荣人居多。挨个说
自己村名时，一位女士说她是高村的。我
赶忙说：我村你一定知道，我是杨家垛的。
那位女士一脸茫然：杨家垛？没听说过！

我羞惭得无地自容。但一想，也能理
解。比如追星族，你认识人家明星，人家根
本不知道你是谁。

其实我们村和高村没有半毛钱关系，
就是距离近一点。我们村不属高村乡管，
我们杨家垛村隶属万泉乡。

村子离高村近，村里人有事无事一天
都往高村跑几趟。我村地势高，跨上自行
车一下都不蹬，就窜到高村了。

如果有一个人回来说高村今晚有电
影，傍晚你瞅，三五成群的年轻人便往高
村戏台下跑。没有电影，白跑了，掉头就

走。碰到村里人，告诉他们没有电影，那些
人照例还要去，到了戏台下才死心。

有人问高村人：你村今晚有电影吗？
高村人答：不知道，你们去问杨垛人吧！

杨家垛，几乎清一色的姓杨。几乎，那
就说明不是全部，也有几家别的姓氏。

我们小时候认为天下人都姓杨。我最
要好的小伙伴，给他外甥新书皮上写名
字，工工整整地写上杨某某。他姐说，我娃
不姓杨。他挺奇怪：不姓杨姓什么？

一群小孩子在一起玩，质问一个姓李
的孩子为啥不姓杨？姓李的孩子见人群里
有个姓任的孩子也跟着起哄，便指着他
说：你也不姓杨！任姓孩子理直气壮地说：
我家到杨垛好多年了，我早都姓杨了！

村里有三户外姓，一户姓任，一户姓
范，一户姓李。

李姓和范姓都是河南人，新中国成立
前逃荒来到我村，给地主当长工，土改时
分了房子分了地，正式落户在我们村。因
为是雇农，所以土改时便担任了农会主
席，后来的贫协主任，基本上由这两家轮
流担任。

任姓住户说起来就复杂了。诚如任姓
小伙伴说的，他们家到我们村挺长了。

据老辈人讲，我们村建村有三百多年

了。村子从一开始的几户人家，逐渐繁衍
生息，人口兴旺起来。但不知何故，有一年
村里三天两头死人。村里请了一位风水先
生来看，先生在村里四处察看，说村里是
否有人姓罗？村民说，我们村都是杨姓，没
有别的姓氏。先生摇摇头，让村里人再想
想。有人猛然醒悟道：某家有个长工姓罗。
先生说：赶走罗，请个任（人），村里便会平
安无事。

我们这儿的方言把狼念作罗，狼吃羊。
全村人赶走了姓罗的长工，请来了一

户姓任的。全村人合力为姓任的在东边的
高坡上盖起一座院落，院子很大，足有两
亩。

从此，人（任）看着羊（杨）果然平安无
事了。

几百年过去了，杨姓繁衍成几百口人
的村庄。任姓还是一户，还是住在东坡上
的老院子里。

我的任姓同学的三叔，最爱讲这段历
史。他说是你们杨家请我们来的，给我们
盖上房，分上地，还为此事立了碑。他三叔
还让我看过那块石碑，只是已经残破不
堪，铺在他家的门槛下，碑上的字残缺不
全，字迹也模糊不清，难以辨认。

追根溯源，我们杨家是从哪里迁移来

的呢？原来有家谱，现已遗失，没处查阅
了。以前听老辈人讲，我们是杨家将的后
裔。但这只是传说，无凭无据。

我们村有个习俗，正月十三不出门。
据说是为了纪念杨家将在金沙滩那惨烈
的一仗，这一天是杨老令公的忌日。我们
从小就恪守着这一习俗，但别的杨姓就没
有这一说法。

那天见网上有这么一条消息：运城市
二百七十四个行政村合并为二百零七个
行政村。我心里一惊，我们杨家垛肯定是
要撤并的。

其实这个消息早前就看到了，我没有
点开看。我像一只鸵鸟，把头埋进沙子里，
自己欺骗自己。

我们村撤销是板上钉钉的事，但合并
到哪个村呢？村名又该叫什么呢？

我把心一横，点开了网页，查看万荣，
又查到万泉乡。我们杨家垛果然被撤销合
并了，但不是被别的村吞并，而是四个村
庄——桥头、桥上、杨家垛、庙后合并为一
个村，取名云顶村。

云顶村，好浪漫、好有诗意的名字。
有人问：“兄台贵府何处？”
答曰：“在下云顶村人氏。”
哈哈，听起来是不是怪怪的？

从 杨 家 垛 到 云 顶从 杨 家 垛 到 云 顶
■杨星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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